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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在译经写经以及弘扬佛教教义

的过程中与汉语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进而产生了许多汉语新词新字，许多衍生词汇中也带有了佛教色彩，在很

大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发展，产生了诸如双音化、多音化趋向等语言现象，更为后世

的翻译、不同语言互相交融树立了范本。 佛源词汇的产生、发展有众多不同的方式，本文旨在从佛教汉传过程

大致发展历程，尤其译经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对佛源词汇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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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的传入及影响

宗教绝不是外在上表现出来的天上的神，寺庙里的梵

音，教堂的穹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宗教符号所象征和传达

的精神内涵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人类

伴生的产物，宗教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

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作为芸芸众生寻找精神慰藉还是

寄托希望的所在，或者作为历史上众多王朝稳定统治、安抚

人民的政治工具，甚至是促进社会变革抑或阻碍生产力发展

的因素，宗教都是伴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社会文化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公元前 6 至 5 世纪的印度，佛教创立，但佛教真正的

弘扬发展，除了佛教弟子的努力传播，更离不开孔雀王朝的

阿育王。阿育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因为有了强有力的政

权作支持，随着军事活动的进行，佛教也自然得到了大力的

推广，一跃成为世界性质的宗教。
作为与印度毗邻的中国，很早就与印度有了文化方面的

交流，而佛教也早早进入了中国大地。关于佛教的传入，旧史

记载，都以东汉明帝时期开始，因为明帝夜梦金人而遣使求

经，“白马东来”译《四十二章经》①，是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

始。及至汉末三国时，佛教在中国已初具规模，但与国内固有

文化的思想———儒、道两家的学说也曾有过激烈冲突，这也

是中国本土文化遇到外部刺激而产生的轩然大波。但后来这

位客人终究与本土的儒、道两家水乳交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政治、经济、哲学、文学、音乐、绘
画、建筑、雕塑等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化在漫长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认同和吸收了古印

度的文化，而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中华文明的宗教

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而演变，

中国化的佛教不仅融合了中国人重要的祖先崇拜情结，更在

思想上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天命思想、阴阳观念以及五行中相

生相克的力量，甚至于在组织建构上融合了道教中的设教构

想和制度化的神学观念以及许多的儒家思想。
二、佛源词汇的产生发展

佛教最深入而普遍的影响无疑是在语言方面。语言本身

是一种文化，而且可以直观地反映所承载文化的发展变化。
语言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纵观古今，语言的

产生都意味着文化的发展，甚至于一个词汇的产生也反映着

一种文化现象的兴盛。佛教作为一个完全异质的语言文化系

统进入中国，在传入以及传播的过程中，汉译佛典成了一个

最为重要的途径，而在漫长的译经写经过程中，佛教文化对

于中国的语言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汉语音韵学、词
汇学、语法学、汉字、修辞等方面的冲击都是极大的，这种巨

大的影响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绵延而历经两千年不衰。其中词

汇最能直观、迅速地反映人民思想转变的历程、社会的变革

与发展。从巷陌间的谚语俗语，到知识分子的书面正式用语，

源于佛教的词汇被已经不知出处的人们频繁地使用着，无数

源于佛教或者在汉译佛典中产生的新词在各种方式的传播

中进入了我们日常的语言词汇中。梁启超先生曾经统计日本

学者所编《佛教大辞典》中收有“三万五千余语”，而近代无锡

人丁福保先生转译日本真宗大谷派学僧织田得能著作的《织

田佛学大辞典》中也收有大约三万条佛源词汇②。这些受佛教

影响的新增的汉语词汇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音译词

音译词汇往往是直接按照梵文发音而翻译或者翻译其

中的部分音节。汉字表意的性质却使许多除人名地名外的大

多数音译词后来都变成了意译词，也有少数逐渐通过某种方

式（如在记音字上加义符）或由于某种原因（如俗词源化）而

汉化了。因此，在原先的汉语中，外来借用其音而造的新词并

不多，而佛教混合语中就有了非常多的音译词。
这些音译词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人名地名，二是佛教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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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三是普通词语。诸如我们常见的“僧”，本自梵文 Sangha，

纯音译应为“僧伽”，本指“合”、“和合众”、“法众”，僧为弘扬、
住持佛法者，因而也被尊为佛教三宝（佛、法、僧）之一。而与

之相关联的词语甚多，“僧”也已经成为一个佛教出家人的统

称。随着“僧”的广泛运用，它也常被用来泛指宗教职业者。再

比如说，“佛”，梵文为 Buddha，是佛教音译词中影响最深远、
最广泛的一个，所相关的“佛教”甚至成了一种后起的传统文

化的象征，因此，与佛有关的词语大量出现。最初被译为“浮

屠”（《汉明帝永平八年诏书》），南北朝时又写成“佛图”（《世

说新语·言论篇》），也作“佛陀”、“佛驮”，后来简称“佛”。佛又

可作根词用，构成大批的新词。据统计，《佛学大辞典》中由

“佛”组成的词语有 152 个。这两例就是其中运用最广泛的佛

教术语类音译词③。诸如此类的音译词还有很多，如“梵”、
“沙门”、“涅磐”、“菩提”、“阿鼻 （地狱）”、“袈裟”、“阿罗汉”、
“南无（本音 na mo）”、“舍利”、“须弥”、“塔”等等。这些词汇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有收录并注明是佛教用语，且标明了梵

文，但这些词很多都是仍表示原有佛教专属意义，并没有汉

化，而有的词虽然有了一定汉化的含义，但并没有广泛地得

到运用，也只是单纯地运用于佛教领域。
（二）意译词

意译词在词汇形式上与其他世俗文献所用词汇相比较，

基本不会表现出很明显的差别，这是因为它所表示的概念或

者概念源头大都是外来的，不过是根据汉语的构词方式而被

创造。有研究表明，因为意译词中有着鲜明的民族化特点，因

而更容易被更多知识分子接受，这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

了争取到更牢固的地位，融合汉语词汇特点的结果。所以汉

译佛典中大量的新词都是以意译的方式进入佛教混合汉语

的，据朱庆之先生估计大约应占佛教混合汉语外来词的五分

之四。例如：“世界”，梵语为 lokadhātu，原意为日月照耀的范

围，即佛教中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洲，名为一小世界，又泛

指宇宙，如三千大千世界和华藏世界，“世”含有时间流逝的

意义，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界”则含表示方位方向

的意义，指十方空间。《楞严经》卷四中有“世为迁流，界为方

位”语。后来“世界”成为一个偏义复词，侧重于表达地理范围

的含义。再比如说“现在”一词，《俱舍论》卷二十说：“有作用

时，名为现在。”意思是在事物正在发生作用的那一瞬间，“现

在”是指霎那时刻，所以时间变换的同时人也在不停地变换

在此时的“现在”。而如今“现在”一词，则泛指时间，眼前一刹

那，与过去、未来相区别。后泛指此时。这与佛经中所指是基

本一致的。此类词还有诸如“色”、“空”、“缘起”、“缘灭”、“轮

回”等等。
（三）梵汉合璧词

所谓“梵汉合璧词”是指梵语搭配汉语、在翻译过程中音

译、意译并用所构成的新词，所以它具备了这两种语言系统

中词汇的基本特点。因而“梵汉合璧词”既要服从汉语的语音

系统，主要指音节部分，还要服从汉语的语法结构，包括构词

法，除此之外还要根据汉语词汇的一些规则把音意结合在一

起。据梁晓虹博士的研究：“在汉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利

用‘合璧’方法造新词，介绍外来的新概念，就是佛经的翻

译。”至于“梵汉合璧词”的具体搭配方式，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省“梵音”以就汉词

如“阎罗”一词，本是“阎魔罗阇(音 shé)”的略称，为梵语

Yama-raja 的音译，意译为平等王，或译为缚，即缚罪人之意，

指佛教中掌管地狱的神。转译为汉语时，用汉字“阎罗”表音，

再加上一个“王”字表义，构成“阎罗王”一词。与此同类的尚

有“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佛眼”等词。这些

词语中前面的梵语音译部分往往起到修饰语的作用，而后面

的汉语单词则显示所指的类属。如“果”代表修行的阶位，

“山”代表物名，“眼”则代表某种抽象的功能。再举一例，诸如

“魔”字，就是极为典型的梵汉合璧词，本是梵文 Mara（魔罗）

的省音，这也是典型的省梵音以就汉词。而汉译时，本翻译作

“磨”，梁武帝萧衍认为“字宜从鬼”，改作“魔”，这也是选会意

字以适应其词义的典型范例。《说文解字》中说：“魔，鬼也，从

鬼麻声，莫波切。”许慎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收录“魔”字，汉代

是否就有这个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宋代徐

铉《说文新附》里已经有收录这个字，也就是说在徐铉的时代

“魔”字已经使用极为频繁了，徐铉已经不得不收它。而佛教

中，“魔”的含义则比汉语中的更为复杂多样，一般有“四魔”
的说法：一是“烦恼魔”，主要指贪、嗔、痴等。二是“五阴魔”，
指种种身心的烦恼。三是“死魔”，即生死轮回无常不可控的

威胁。四是“天魔”，为欲界之第六天主———魔王，其眷属为魔

民魔人，而汉译佛典时“魔罗”意译指能夺命、障碍、扰乱、破
坏等害人命、障碍人之善事者，也作“恶魔”。也引申指一些具

有一定神奇性的人或事物，如“魔术师”、“魔方”等等。即使从

未见过或者使用过这些东西，但是人们也能感受到它们所共

有的特点，这自然也是“魔”字所决定的，因为它现在已经成

为汉语中的一个基本语素，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魔”字所带有

的“梵性”。
2. 选会意字以适应词义

除前文中所说梁武帝萧衍将“磨”改作“魔”一例外，再如

“须弥”是梵语 Sumeru 的音译，原为印度神话中的一个山名，

而在佛教典籍中也有沿用。据佛教解释④，我们所住的世界中

心是一座大山，叫须弥，须弥的意思是“妙高”、“妙光”、“善

积”等。转译汉语时，用汉字“须弥”表音，同时加上一个表示

意义的汉字“山”，构成“须弥山”。在东晋王嘉所著志怪小说

集《拾遗记》卷十中说：“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

下，出碧海之中。”
在“梵汉合璧词”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梵语音译部分和

汉语单词的关系也类似于汉语中的偏正短语中修饰语与中

心语的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只是汉语中偏正短语的结构并

不限定为梵语和汉语的结合。这种“梵汉合璧词”的优点主要

是在于音译部分之后加汉语单词的形式类似于汉语的构词

习惯，同时末尾的汉语单词又能标明所指的属性，而且汉语

单词是一些汉语常用词汇，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特点，而在

音译部分使用的字有很多也是一些适当的会意字，使得词汇

总体的意义能被轻易看懂，因此很能为中土人士所接受而广为

传播。从构词的角度上说，音意合璧是一种极能产生新词的构

词方式，根词可以与更多的语素相结合，产生更多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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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灌注得义词

佛教为外来宗教，汉译佛典过程中，除了创造诸多新词

之外，也有许多是得到“灌注”使中土词汇“佛化”借以表达佛

教意义的。诸如“我”，在古汉语中的意思如同今天再不赘述。
而在译经时则借以表达梵文“Atman”的含义，“Atman”在古印

度梵文中表达的是灵魂的意思。可以指称个别的灵魂体，也

可以是众多的、集合体的灵魂体组合；也有人把此观念用以

形容世界灵魂、宇宙灵魂，类似心理学里“集体潜意识”⑤的说

法。再如“因缘”一词，《史记·田叔列传》中：“（任安）求事为小

吏，未有因缘也。”此处的“因缘”表示机会、际遇意思，而佛经

中，如《四十二章经》卷十三：“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

命，会其至道？”《翻译名义集·释十二支》中解释道：“前缘相

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也就是说，使事物生起、变化和坏

灭的主要条件为因，辅助条件为缘。此外，诸如“杀生”、“乞

食”、“精进”等等都应属此类。
此类词汇虽然与引申相似，但是事实上与引申还有不

同。首先，佛教是一个外来的文化系统，中土文化中的词汇引

申意义并无佛教色彩，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则词义不会向佛

教教义转化。其次，汉译佛典时译经者向词义中“灌注”的词

义大多具有明显的、丰富的哲学、宗教意义，表达的概念是处

在一个思想系统之中的意义，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词义的变

化也可以说是对于词汇意义另外一种解释，而“梵汉合璧”不
仅仅是词汇语言上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于思想文化层面上

深入的融合，因而“灌注”之后的词义也往往会再次产生一种

词义的流动，重新引申到原本的汉语词义中，这对于丰富汉

语词义也有着重大的发展意义。
三、佛源词汇的产生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一）汉译佛典借词现象

从东汉时期的佛教传入，汉译佛典活动持续上千年之

久。毫无疑问，佛教传入对汉语借词的影响是鸦片战争之前

最大的，借词数量也是最多的。东汉之前，汉语借词的数量是

很少的，而且借词的产生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形式。伴随着佛

教的不断传入与日益被中土大众所接受，汉译佛典的活动也

同时兴起，此时的汉语借词在译经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音

译词汇、意译词汇与音译意译相结合的“梵汉合璧词”。这种

借词、翻译形式也为后世乃至现代的汉语翻译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开始，西方文化大规模立体化侵入中国，尤其是西方

的技术、政治理念、宗教、社会风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大量的

外来思想与专用术语，中国社会对于这次文化冲突的兼容并

包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长期以来汉译佛典积累起的高水

平的语音和语法的分析技巧，以及表达佛教词汇与思想时所

形成的惯例化的语言技法。诸如”sofa”译作“沙发”，“roman－
tic”译作“浪漫”，这些都是后来者从从古代先辈们那里收益

的表现。而借词在性质上可以大致分为两个不同种类：首先

是佛教的专用词汇，例如一些专用名词、术语；其次还有一些

词则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正如前文所述，很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极高的

一些词我们并不知道其实它们的源流在于佛教。而这些词才

真正是对于汉语词汇、语言的丰富产生巨大影响的。

（二）对词义丰富的发展

如在前文“灌注”词解中所述，有许多汉语词汇虽然在佛

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存在于我们的语言系统当中，但是在当时

并没有被赋予今天我们所常用的意义，在汉译佛典过程中首

先被借用于解释佛门教义，后来佛门教义的衍生意义逐渐代

替了其本意，成为我们所常用的意义。例如“真谛”一词，梵文

本为”sgavfaxhfssjh”，原为佛教语，与俗谛合称为“二谛”。“谛”
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又称为“第一义谛”。后来“真谛”就常见

于汉语语言中，多表示真实的意义或道理⑥。其次，还有一些

汉语词汇虽然是在汉译佛典时期才产生的新词，但是在当时

所使用的佛教意义在漫长的词义演变过程中逐渐被遗忘，而

衍生出的新意义却被大众沿用至今。譬如“弘扬”一词，本意

是在佛教中用以指佛、菩萨传扬佛法、教化大众的行为，唐代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迦湿弥罗国》中言：“当於此地建国

安人，弘扬佛法。”后世中才有从佛义“弘扬”中衍生出的现代

汉语常用的意义，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弘扬”词条的解释：

“<动>发扬光大：～祖国文化。”如此这般的词汇在汉语中还有

很多，不再一一举例。
（三）保留口语特征与双音化多音化趋向

绝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是以文言文（也称“书面汉

语”） 写成。汉语书面语词汇在历史上一直以单音节字为主

体，这是由于汉字本身就是以单音节词或者作为合成词的语

素出现的，但是在口语中又有许多双音节或多音节词汇。伴

随着佛教的传入，为了适应梵文的特点、翻译佛经的需要，以

及为了使翻译而成的佛经流畅和便于广为传播佛教教义，使

大众能够接受，在汉译佛典时译经者使用了大量双音节、多
音节词汇。虽然中古之后，通俗汉语的书面形式悄然发展壮

大，但此之前，汉译佛经所用词汇与同时期汉语其他类型著

作是有明显区别的。据朱庆之先生研究，单是中古前期的汉

译佛经就多达 960 部、2990 卷，约 2400 万字，远远超出了同

期中土世俗文献的数量，而其中大量保留了当时人们日常生

活所用的口语词汇。到了魏晋时期, 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进程

大大加快, 具体表现为过去由单音词表示的概念大都有了双

音节形式, 而出现的新概念基本上都由双音节形式表示。汉

语词汇的双音化现象无疑也促进了汉语的进一步发展与繁

荣。例如“进退”、“两难”、“自然”、“如意”、“赞助”、“希望”、
“意识”、“烦恼”、“机会”、“习气”等等。此外、更有许多当时没

有被世俗文献所记录的汉语口语词汇也被佛经所使用，只是

具体是哪些词汇到今天已经不得而知。究其产生的原因，无

疑是因为合成词比单纯词更能准确地表义，这也是古汉语造

新词的一个方向，是对以单音词为主体的书面汉语的发展。
也就是说，从适应口语与准确表义两方面来看，词汇的双音

节、多音节化是汉语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也就说明，汉

译佛典用词对于后世研究中古及之前的汉语口语有着巨大

的意义。
四、结语

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文化曾与许多不

同种类的文化进行过交往、融合，因此汉语之中也存在着大

量的外来成分。而佛教自两汉年间进入中国，经过与中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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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尖锐的碰撞与不断的融合，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佛教传入后的两千年的岁月中,佛教在

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决定了佛源词汇在汉语外来语词汇中

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伴随着大量佛经的翻译完成与佛教教义

在中华大地上的广为传播, 在译经写经过程中创造的众多新

词汇也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 一直被沿用至今。由于佛教传

入中国很早，因而许多如今依旧沿用的佛源词汇早已被使用

者视为平常，但不管怎样，它们依旧属于佛源词汇。史有为先

生认为，佛教是“中国的第二传统文化”。不管这种说法是否

存在夸大的成分，但是，佛教的传入,尤其译经写经活动极大

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和语言的表达能力, 并使汉语语言的

词汇系统更加完善。因而，对于佛教传入尤其汉译佛典为汉

语词汇所带来的影响理应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

注释：

①《四十二章经》：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 年）开始有汉译

本佛经出现，名为《四十二章经》，是中印度人竺法兰与迦叶

摩腾翻译而成。经文共四十二章，故名之。这是佛经汉译伊始，

一般都认为它是最早的汉译佛经。收在《大正藏》第十七册。
②由之《佛教对汉语的影响》，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0 年，第 126 页。
③赵明《浅析佛教传入对汉语词汇的影响》，见《语言应

用研究》2009 年 8 月，第 67 页。
④此处所指佛教解释，即《时轮经》中的相关说法。
⑤此解释出于百度百科“Atman”词条。
⑥此解释出于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真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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